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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据说有五里长，东西走向，两边都是明清风
格的门板铺面房。 我家不远有一条南北向的沟横穿
街道，把街道分成两段，自然的，老街就形成了上下
街，桥儿沟就是上下街的分界线。 老人们说，下街紧
靠恒河，铺面多是做各种生意的，加上机关、医院、邮
局，一直是老街的商业中心，住户也比较富裕。 上街
多是务农和做工的，就是现在的民主、和平两个村的
住户。 说是以前春节闹社火，上下街总是打对头，请
高人指点社火的戏目，总要压对方一头，以至于过了
正月十五社火还闹不完，需要公家干预才收锣。

老理发店就在街的下头，离我家不远，算是在闹
市，记忆中迁过两次址，先是在一户姓熊家的前堂，
两间铺面，有近四十见方，中间一个走廊，放着两个
大条凳，迎街面有两个玻璃橱窗。 私房改造以后，理
发店迁到了土地庙， 就是老街很有名的九间房子没
柱头的地方， 五六十见方的大厅， 的确没有立柱支
撑，显得宽宽畅畅的，大条凳依然摆放在中间，供等
候的人歇坐。两个地址离得不远，中间只隔着一户人
家和一口水井。我想理发店总不离开水井左右，可能
是取水方便吧，理发毕竟要用不少水。

理发工作间的左右摆放着六个理发椅，是很厚实
的木头做的能转动的圆椅子，总觉得坐在上面理发应
该很神气。每个椅子前面的墙上都有一面镜子，很老式
的那种，镶着木边，镜面的边上已不怎么清晰。 镜边挂
着一个磨剃刀的荡刀布（到现在到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做的），泛着油光。镜子下面倚墙钉着一个木板，上面放
着理发的各种器具。

我喜欢到理发店去玩，倒不是去理发，是因为离
我家近，而且那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去处。

改革开放以前，理发店算是集体单位，小镇好像
也就这么一个店，每天来店的人自然很多。来的人里
面，多是理发的，而且男的居多，径直走到圆椅上，不
吭一声，师傅几分钟就理个平头出来，然后去旁边的
水池冲洗；理发前能和师傅说话的，多理的是分头，
要和师傅强调一下是三七还是二八分， 这些人多穿
得比较讲究，像是干部；偶尔有女的来剪发，一色的
都是剪成齐耳短发，没有现在的烫染之说。

不过也有附近的许多闲人常聚集在这里， 和几
个老剃头匠闲侃，多是吃早饭和晌午饭的时候 ，学
校刚好也放学了 。几个端着如盆大碗的汉子 ，高
喉大嗓 ，和几个剃头师傅打趣聊天 ，聊时事 ，谝
段子 ， 说笑话 ， 每天的话题都不一样 ， 雅俗相
映 ，常常引起一众人哄堂大笑 ，不少人碗里的饭
都空了，都不想离开。 那时候没什么娱乐，除了偶尔
有电影看，电视什么的都还没在我们小镇出现，这里
就自然成了信息娱乐中心， 现在想来这里也算是小
镇的“德云社”了。

店有五六个剃头师傅。年纪大一点的姓周，大分
头，头发已经花白，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 周师傅挑
起的话题最多 ，几个大汉和他一起 ，聊得唾沫星
子乱飞 ，他却不耽误手里的活儿 。有时候看着他
手里明晃晃的剃刀在客人头上飞 ， 他眼睛却盯
着闲谈的人 ，真替理发的人捏把汗 。黄师傅就住
我们隔壁 ，大背头 ，背微驼 ，喜欢喝点小酒，每天

提着一个小篮从家里哼着小曲到理发店， 有时候跟
在他身后，感觉他身子有点晃。 理发的时候，手里的
活儿却很细， 边哼小曲边干活， 有不少熟人喜欢找
他。

吴师傅是个中年人，干净利落，方脸平头，浓眉
大眼，中等个头，微胖。他不怎么说话，却是店里少有
的创新派，喜欢讲究一点头型的年轻人都找他理发，
他能根据你的头型调整发型， 而且和你说得头头是
道， 现在有些美容店时兴的洗耳、 剪鼻毛和头部按
摩，吴师傅那时候都在做了。

李师傅是个女的，那时候四五十岁，有点残疾，
拄着拐杖理发，喜欢讲笑话，有时候别人还没笑，她
已经笑得憋不过气了。还有一对小夫妻，看样子是学
徒，杂活做得比较多，偶尔给小孩理发，好多年后，他
们开了一个档次比较高的夫妻理发店。

理发店虽然泡去了我很多时光， 我却很少在这
个理发店里理发。给我们理发的是一个干私活的老
太太 ，每隔一两个月 ，提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小
篮子到我们院子里来 ，在天井支把椅子 ，院子里
七八个小男孩挨次坐在椅子上 ，一溜的小平头 ，
一角钱一个 ，大人们说比理发店便宜 。以至于整
个童年 ， 我都十分向往理发店里那个能转动的圆
椅子，希望很神气地坐在上面理一次发。

理发店一直开到新世纪初， 老师傅们慢慢干不
动了，那对年轻点的夫妻在新街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老店就空置起来。老理发店，连同昔日老街的熙攘一
起，都成了儿时的记忆了。

院子前面是条河，叫坝河。 坝河是活性子，春雨
过后，河水开始涨，到夏季，会有一床床的洪水冲下
来，无数个世纪后，沿岸就有了无数的平坝子。

坝子叫长安坝。 四米高的河堤，两堵墙似的，以
石头的冷峻，以铁道的形态，自县城逶迤而来，然后
向东去。 从河堤石头的大小以及垒砌的形状可以看
出，最早是哪里水噬严重，就在哪里砌堤。水无常形，
善于避实击虚。 凡被水啃噬的地方就会砌一段防洪
的石堤。 慢慢地，两岸的河堤便成了不规则的垛口。
后来，有些垛口不得不封闭。 年长日久，没有堤的地
方越来越少。为一劳永逸，某年一鼓作气地把所有的
石堤连起来，连它的高度也修整得平行一致。

河分大河小河， 用来渡水过河的不外乎是舟楫
和桥梁。从我记事起，从院子去对岸，过河就靠跳石。
书上把跳石叫列石，但爱反其道而行的院子人，偏把
列石叫跳石。澡盆大不规则的石头，除顶上三两寸露
在水面外，余下的部分都屏息静气地藏身水中。过河
时，脚踩着跳石，移步换形如蜻蜓点水一样跳跃着。

但凡有人家居住的河段， 河堤会蘖生出一段石
阶，叫阶石台。 阶石台像拇指一侧生出的六指，因羞
于见人而一头扎进河里，与一排跳石成直角相连。到
对面，跳石又连着另一段伸进河里的阶石台。 这时，
倘若从空中鸟瞰， 那阶石台和跳石像一架古老的秋
千不分昼夜地在水中荡漾。

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 跳石在我的眼中也是多
变的：如果站在河里，那跳石分明就是一把锋利的锯
子，把一张张明亮的玻璃锯得七零八落；若站在河堤
上往河里看， 那跳石就像一张揉皱的稿纸上一串不
明所以的省略号；当然，偶尔也会出现幻觉，那一排
跳石就是楚河汉界边严阵以待的卒子， 此时正成纵
队向敌方阵地插去……

跳石，古老而简易的渡水之器，默默地担起了多
少人通向彼岸的重任。

过跳石最怕的是夏季，过着过着，总担心一场洪
水滚滚而来，晚上也十分恐怖。从高高的河堤上一步
步走进河里，周围的人家忽然看不见了，顿时陷入危
险之中，那哗哗的水声这时也推波助澜，平常听着优
美动听的流水声突然让人毛骨悚然。

那时最渴望有一座桥横在河面上。 在物资匮乏
的年代，桥是多么的珍稀。

早先，除了贯通公路的冲河桥和无数的涵洞桥，
全县没有一座桥横跨在坝河上。 城西倒是有一座木
桥，那是出入县城的通道。 南河坝也有一条窄板桥，
那是蔬菜队架设的临时桥，涨水前先拆掉，水退了再
搭上。

全县都没有一座像样的桥，院子更不会有桥了。
不仅那时没有，以前也没有。 没有桥，只能搭跳石。

冬、春两季还没事，搭一次跳石能管两季，穿着
布鞋踩着跳石过河，基本能保证鞋子不被水浸湿。但
一到夏天和秋天， 跳石就像韭菜一样不停地被一场

场洪水割去。 涨水时大人可以不过河，学生很恼火。
学校全在河对岸的公路边。 去学校，得过河。

20 世纪 70 年代初， 院子换了新队长。 二十多
岁，年轻有魄力。 上任第一个冬天，就带人把院子周
围的黄杨树砍倒做桥梁。 桥面上铺垫些树枝、稻草，
最后铺一层湿土，踩在上面，软乎乎地。 桥架好的那
天， 院子跟过节一样热闹， 大人小孩都去桥上走一
趟，体验一把被托举的感觉。

第一次从桥上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不知桥能不
能承受我单薄的重量？走在没有护栏的木桥上，我战
战兢兢。 走过几遍后，胆子就大了，也能漫不经心地
在桥上停留，表明自己并不恐高也不少见识。站在桥
上朝下看，别有一番景致。河道像一个长而生硬的凹
字，清亮亮的河水，如果天气暖和，还能看到各种各
样的鱼在水里悠闲地游动。

有桥了，跳石顿时相形见绌了。院子里像我一般
大小的孩子， 白天从桥上过了， 晚上还去桥上走一
遍。木头搭建的桥，经不起过分的折腾，冬天架的桥，
次年夏天还不到，桥面上的泥土被雨洗干净了，接着
固定桥梁的两对夹棒先烂了。桥梁没有了约束，高低
错落，没人再敢上桥了。 时间一长，桥就报废了。

桥一毁，只好又踩跳石过河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西河坝建起了一座四百米

长十米宽五孔双曲拱的大桥。接着，南河坝窄板桥也
变成铁索桥。 过几年，又换成水泥结构的曲拱桥。 经
济的快速发展，给坝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桥像雨后
春笋般遍及各乡、各村。 东大桥这时也建起来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院子隔河渡水的问题得
到上级领导的重视， 从县里弄到了四捆棉花作为建
桥的启动资金。当时院子的两个队长也换了 。 队长
都是中年人 ，做事稳重 。 知道棉花变现了 ，资金
缺口仍然很大 ，于是就果断地放弃了 。让人没想
到的是 ，院子两个队一放弃 ，另外两个偏远的生
产队见缝插针地就把建桥的机会抓走了 。 那两
个生产队距河坝两三里 ， 桥对他们来说可建可
不建。 可他们铆足了劲，偏要建一座桥。 他们用四捆
棉花打头阵，然后集资、投工投劳，硬是用一冬的时
间把桥建起来了。那是全村第一座水泥桥，之后河里
涨水了，院子人就顺河堤走一里路从那桥上过。每次
看到院子人绕那么远从那桥上过，总想问：同是两个
生产队， 一河之隔的两个生产队怎么还没有偏远的
生产队有胆量？

十年后一个晴朗的夏天，我坐在沙角海边，望着
正兴建的虎门大桥，我就想：什么时候院子前面的河
面上能建一座桥就好了！ 其实， 那只是我的一厢情
愿。院子那时已剩下不到二十户人家了，而我家也早
已离开了院子。 无论是自筹资金，还是国家兴建，建
桥的意义都不大了。

可就在那年冬天， 院子剩下的人家把建桥的资
金筹集起来了。 我听说后，嘱咐家里不仅出一份钱，

建桥时能出力尽量出力， 我也在春节后赶回家加入
建桥的行列。

然而， 头年冬季开始建造的桥， 次年正月才竣
工，六月里，就被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 从那
以后，院子人对建桥不再抱希望了，大家想方设法地
往公路边迁。

住在公路边，有桥没桥不重要了。虽然大面积的
农田都留在了河那边， 但田里随季节轮流种植着油
菜、小麦、水稻，管理和收割都趁晴朗的日子。 之后，
土地流转了，种上了茶叶，对桥更不依赖了。 奇怪的
是，这时人们对桥的念想更强了，好像有比田地更重
要的东西丢在了河那边，如果不常去那边瞧瞧，那东
西就渐行渐远，再也找不回来了。

修河滨路时就像有人喊着芝麻开门，于是，隔那
么远就建一座桥。河滨路傍着河堤而上，每座桥连起
来衣扣一样锁着河面。那桥有水泥结构的拱桥，有钢
结构的便桥，光院子前面一上一下就建了三座桥。我
们村沿坝河一千五百多米的河段，竟有九座桥之多。
全镇沿坝河（县城以东）分布着九个自然村，加起来
几十座呢。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桥，现在以便道的形式
随处可见。那些桥都建在人口聚集的居民区，与人行
道相连。

桥分大桥和小桥，与那些气贯长虹的大桥相比，
坝河上的小桥算不上桥，但小桥也是桥 。 坝河上的
桥不计其数 ，像无数个工匠站成一列 ，那两列等
距的堤岸是工字上下遒劲的两横 ， 横跨两岸的
桥梁是工字顶天立地的一竖 。如同汉字 ，有如椽
的巨笔挥就的大字，有尖细的硬笔书写的小楷。 无
论是大字，还是小楷，那一个个铮铮铁骨的工字，都
展现着工匠精神。

每天下午， 劳累一天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出自
家屋子，选择就近的桥到河滨路，或竞走、或跑步、或
游上、或溜下，往哪个方向，全取决于那会儿的心情。
一边是平展如镜的茶行，一边是垂柳掩映的河水。人
不限男女、不分长幼，有骑车的，更多是步行的，他们
一边走，一边聊。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后，河道又进行了一番改造。
先前洪水后仓促砌建的河堤加高了，加厚了，弯曲的
地段调直了， 两岸河堤像半面巨型的芝麻秆一样平
躺着，这时桥也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以前两片居民区
共用的一座桥这时再增加一座， 一些质量不达标的
桥也拆毁重建。

此时再看那桥，似芝麻秆的茎节，两边的居民区
则是芝麻的叶子和花蕊。无论是从全镇着眼，还是单
一地从某个村看， 那河道和桥梁就是一株不断延伸
的芝麻。 如果把那芝麻竖起来，就会发现，那些居民
区是芝麻的叶子，先对生，再互生，而那一片片的白
房子就是芝麻一团团的花蕊， 于是那芝麻边开花边
生长，而且越长越高。

一

十年的光阴不长不短，一个人一生中，十年不仅仅是时段，
还是人生某个转折点的交替期。

近几年写诗少了，逛山的日子多了。 2017 年开始，几乎每周
都会进山一次，看山看水、看云看树、看花看草，每看一次都有新
的体会或感悟。 这种看与感悟的过程， 在文学写作中是一种体
验。

2018 年春天，驱车进山，一路看着风景，直到路的尽头，停
下驻足，恰逢春雨刚歇，云雾自丛林中蔓延而上，一幅唯美的画
面，让我心一喜。

当时选择这个地方时，还有一件事，在我院子的屋后，有一
房屋已破烂不堪了，只剩两间偏房尚可住人，这家只有一位老人
在家，她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春季来了，她
满山采摘野茶，后来才知道按照家族的辈分，我应称呼她姑奶。
当时站在她家院子里，她一句乡音，顿时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
馨从心底冉冉升起。寒暄中，我才知道，翻过这座山，便是我的家
乡牛蹄。

我出生地在石嘴河，凤凰山余脉之地，与我的南山云见仅两
山之隔。 因道路不通，从老家到南山云见要绕山两小时。 有一次
我带朋友去我的老家，指着凤凰山上的一个山垭，让他拍照留有
后用。 他很不解地还是拍了，两小时后抵达南山云见，我再指着
山上的一个山垭，让他拍照并让将两张照片对比看看，那时他才
恍然过来，他说他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将南山云见选在这里了。

或许是冥冥中我离不开这座山，要为这座山做更多事，为那
一草一木的诗意，似乎需我竭尽全力。

凤凰山在南朝名金凤山， 北周称龙子山， 隋唐以后称凤凰
山。《元和郡县志》山南道金州：“凤凰山在（西城）县西，一百五十
里。山上有十二层，悬竦万仞。”也曾称为西城山，《钦定大清一统
志》卷 188 兴安府：“西城山，在安康县西北五里。州志：古西城县
建在山下。 ”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记录，西城山
在陕西兴安（后改安康）县。

沿凤凰山脉向安康城区前行，在月河西岸，有一座山，名为鲤鱼，此山无险峻，也
无参天大树，因有仙则其名。

在两山之间，峰峦叠嶂，嵯峨高峻，其山林杉蓊翳，苍松郁葱，鸟鸣嘹呖，蔽日隐
月，烟云过眼，使人豁然之处，田园之间，云海之上，心中之喜，随想心中之偶像王维先
生，此处酷似有辋川之意境，便命名其南山云见。 心动便行动，在两山间修田造屋，顺
自然而自然，尽人心而人心。

二

大家一直都在讲，诗歌源于生活的体验。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诗歌，其实就是
记录日常生活的一种具有艺术感的方式。 那些没有感悟的呻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日常生活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但将其与城市的压抑生活对立起来，日常生活
与本质化的自由主义原则却息息相关。 当然，每个人对日常生活的定义不一样，经历
不同的人群必然有着不同的定义。 那么在当代，日常生活不仅更具当代性，也具有某
种意义上的诗和远方。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人为改变的自然，假
山假水， 已失去了控制人们视线的能力， 更多的人已经对他们视为生活的一种附属
物。 此时，人们更需要的是解放身心，通过追求乡村的日常生活做到回归和放任。

我选择在一座山里，造一个院子，就是这样的缘故。
既然选择了山里，我除了用自己的双手和审美去改变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是

用诗歌去记录他们。 对于我，在山里所见所闻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也
是我的诗和远方。

在乡村，我有太多的记忆，既有记忆中的故事，也有我逝去的青春和自我。对那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现在看来，是一种诗意的锤炼，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日常生活
产生了新的审美视觉。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 必须具备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提取生活和存在本质性的
能力。 我们通过陌生化的手段，启发自己从另一个通道去洞察现实，重新审视自己的
生存境地。 从诗歌语言中，能够听到自身和周围事物发出的声音，洞察到自我与外部
的环境。

当然，我们书写日常生活，不排除是为了与读者保持一种同质性，但更多的时候，
我们不会为了博取而改变内心，不再为“我的读者是谁”这样的问题纠结。很多诗人和
艺术家，常常会感叹自己很孤独，或许最根本缘由是在重建艺术的社会价值上，我们
忽略了利益，我们重在诗的一种愉悦。 再之，这种孤独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的寂寞感。 当然也要区分于年代感，50、60 年代人的孤独感和 70、80 年代的孤独感不
一样，前者是被他人排斥或感到被他人排斥时，无法与他人相通时的一种心理状态，
后者更多的来自社会丰富性的孤独感， 面对群体的多彩， 失去自我后的一种心理寂
寞。 我作为 80 年代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也很庆幸，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孤独。 只是我
的孤独来自在夜深人静时，万物归于平静后一个人在山里的静谧感，这也似乎并不能
全归结于孤独。

我需要申明的是，我的诗歌书写，并不是为了疏解某种孤独。

三

我的这本《南山二十四帖》，最初计划称作是《辛丑年诗记》，后来累加了癸卯年的
一些诗作，索性按照二十四节令，分为二十四帖，这是我对传统的一种敬畏之心，也是
用一种诗歌体的记录方式，记录我的生活轨迹。

收入书中的作品完全按照日历形式延续，未做重新调整，其目的：一是方便自己
回忆这几年中的某一天发生的事； 二是让诗歌本身除了让读者有一种艺术的感触之
外，还需要看到诗歌本身的真实性，或者说，还原作品产生的真实性。这其实是诗歌语
言的真实性问题。 真实，是当代诗歌的重要特质之一，“真”是诗人应该直面的生命存
在本身。

诗歌语言的真实性，除了源于我们对自我本身的真诚之外，还需要我们对所见所
闻事物的内容真实性把握，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将“可感知的真实”呈现出来。
在这物质繁华，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种“可感知的真实”还会不会存在。 如存
在，又将会存在多久。

坝子、河与桥
刘井刚

老理发店
李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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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的小区，居民来自天南地北，相聚一起，
大批鸟儿也跟风似的，从山林、草原、河谷，迁徙到这
里安家落户。

楼距宽敞，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阳光，绿化带里榆
树、槐树高大的树冠下，矮小的冬青树，享受着大树
底下好乘凉的惬意。大片像绿地毯一样的草皮，依附
地面、楼层和墙壁，园林师傅说，这叫“复层绿化”，远
远望去，像是一片片绿色祥云，难怪这么多鸟儿选择
居住，原来它们是喜欢上了这里的树林、草皮，喜欢
上了这里的绿。

鸟儿们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一个比一个起得早。
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小区树林深处便传来麻
雀的轻声细语，好像是在说悄悄话，怕把别的鸟儿吵
醒。一对喜鹊偏偏不管这些，昂首挺立在高大树冠顶
端的巢穴旁，抬高嗓门，一阵接着一阵“喳喳喳”，仿
佛是要叫醒整个小区的鸟儿赶快起床。 有的鸟儿叫
声悠扬婉转， 恰似远处传来的悠扬笛声， 舒缓而美
妙。 身穿漂亮衣裙的画眉鸟，以优美的旋律，在这片
树丛中高歌一阵， 又匆匆忙忙飞往别的树丛。 转眼
间，清晨的霞光映照小区，各种鸟儿的叫声交织在一

起，此起彼伏，就像一场大自然合唱，有高音部的明
亮清脆，有低音部的低沉婉转。

春天，是鸟儿们最为忙碌的季节，迎春花准时
登场亮相，像一个个小喇叭挂在树梢上。 鸟儿们飞
往迎春花，载歌载舞，同迎春花一起迎春。 淅淅沥
沥的春雨，把满园的桃花和杏花唤醒，鸟儿们又忙
着去赏桃花红，观杏花白。接着，新加入的鸟儿赶
在这个季节 ，选最美的树杈或角落搭建自己满
意 的 空 中 楼 阁 ， 开 始 新 的 生 活 ， 实 施 孵 鸟 计
划 。

社区的麻雀 ，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以鸟多势
众 、伶牙俐齿的优越 ，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社区的
小主 ，它们常常废物利用 ，把巢穴安顿在废弃的
空调孔 ，或是雨棚铁皮卷起的缝隙间 ，铺上一点
细干草以及绒毛之类的东西，便捷住宅就成了。五月
天，雏鸟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社区又多了一批可爱
的小麻雀。

斑鸠的巢穴也简易， 在阳台或枝叶茂盛的高大
树冠上，衔来几根小树枝横斜搭着，就算别墅了。 雏
鸟从蛋壳中钻出来没多久，老斑鸠便带着儿女们，在

林荫道或草坪上开始学步， 老斑鸠把它那像古时文
人一样的走路姿态，传授给它的后代。

山雀筑巢谨慎，它们选择在树叶密集隐蔽、安静
而偏僻的地方，如树洞、墙缝或树枝杈，用四处衔来
的细树枝和羽毛等柔软材料，编织温馨的小家。雏鸟
破壳后，山雀夫妻起早贪黑，四面八方寻找食物，精
心喂养它们。

这些不知来自何地何方的小生灵们， 除了觅食
昆虫外，各类草籽、小野果以及槐树谢下的碎花片，
都是它们喜爱的食品。 孩童遗落的面包渣、饼干沫、
芝麻粒等，更是它们的时尚美食。 闲暇时光，小区居
民常常会定时定点投放自己家里的小米、 玉米面等
食物，为鸟儿们改善伙食。 每到此时，麻雀、斑鸠、山
雀等各种鸟儿，都欢聚一堂享受盛宴。

鸟儿们似乎被居民们的友好善举感动，不仅“叽
叽喳喳”，还“啾啾咕咕”，好像在赞美社区，夸奖送它
们美食的大爷大娘、弟弟妹妹。乐得老人们喜滋滋地
露出慈祥的笑容， 真想把它们当做自己的子孙搂在
怀里；馋得孩子们更想变成小鸟，加入它们的行列，
自由飞翔。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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